
■ 曹文远

在古代诗人眼中，雪花之美激发了
他们无穷的想象力，他们为雪花赋予了
众多的别称，这些别称既文雅，又有趣。

在众多的别称中，我认为最为贴切
和 精 准 的 是 把 雪 花 称 之 为“ 顷 刻
花”——可不是嘛，雪花落地顷刻就融
化了，尤其是在南方。“顷刻花”是苏轼
和黄庭坚两位大诗人都用过的比喻。
苏轼在《谢人见和雪后书北台壁》中写
道：“也知不作坚牢玉，无奈能开顷刻
花。”黄庭坚在《咏雪奉呈广平公》中写
道：“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
花。”

古人更喜用夸张之词来描绘雪之
气势。李白《北风行》有名句：“燕山雪
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石懋也
有名句：“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悬檐
一千丈。”极具视觉冲击力。陆游在

《大雪》中更咏道：“烈风吹雪深一丈，

大布缝衫重七斤。”
不过，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把雪花

称为“五谷精”。乾隆在《微雪》诗中就
写道“年前腊雪实充盈，三白欣占五谷
精”，将冬雪与来年丰收的期盼联系在
一起。“五谷精”最早明确记载于汉代的
农学著作《氾胜之书》。书中记载了一
项具体的农耕技术：“取雪汁以渍原蚕
矢，渍之五六日，释，因摩之，杂谷种，使
稼能旱，故谓雪为五谷之精也。”字面意
思为：古人发现，用雪水浸泡蚕粪数日，
再用其拌和谷物种子下种，能增强庄稼
的抗病虫害和抗旱能力。因此，他们将
雪誉为“五谷的精华”。这体现了先民
对雪水特殊价值的实践总结。

古人其实对万物都喜欢用雅称。
比如把书信叫鸿雁，风筝叫鸢，鸡叫司
晨，马叫追风，太阳叫扶光，天空叫碧
落，等等。这种“物皆有雅”的传统，表
达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意象之
美的诗意与画面感。

雪花盛开别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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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红莉

在我的童年，年年冰雪覆盖。
入冬以来，总爱听听拉赫玛尼诺夫

第二钢协。当几十把小提琴应答着钢
琴的咚咚之音，一霎时，我的精神世界
大雪纷飞，整个童年冬日如在目前，栩
栩如生⋯⋯

我们村前有一池塘，终年储存一摊
黄汤水，只有到了冬季才会洁白起来。
每每晨曦初开、阳光倾泻，一塘坚冰闪
闪有金光。乡下寒冬空无一物，我们小
孩能做什么呢？唯有跟冰玩。

大清早起床，孩子们像领了某种启
示，纷纷奔去池塘。找一块尖石，趴在
塘沿，在冰上轻轻凿出纹路，方圆一块
锅盖那么大，再使巧劲在冰角处，凿出
一个小窟窿。放下石头，双手往下一
按，整块冰自动剥落。稻草绳穿过冰
窟窿，拖上岸，提在手上走来走去。玩
厌了，咔嚓一声掼地上，无数碎钻迸发
耀眼光芒。一块块捡起，搬去塘口，打
冰飘。一块接一块碎冰，在辽阔冰面
上急速滑行，伴随一种动人微响，像森
林里雏鸟的鸣唱，啾啾，啾啾啾啾⋯⋯
至今忆起，耳畔似有天籁之音。冰块
瞬间滑至对岸，被堤岸撞击出一种反
作用力，回弹至池塘正中。无数碎冰一
日日在凛寒的冰面上生长，末了又与整
个塘面浑然一体了，凹凸不平处，如微
型山峰耸立。凿冰的小手冻得通红，痒
酥酥，似无数虫子爬行于血液中。岸边
一摊一摊水迹，棉鞋湿了，袜子也湿
了，大脚趾冻得木了。飞速回家，趁大
人不注意，偷偷换下鞋袜，塞入火桶里
烘干。

未曾通电的年代里，火桶成了珍贵
的取暖工具。余外，还有另一种更小巧
的取暖工具——火球。后者造型精巧，

可拎着它一边暖手一边串门。它有一
个高高拱起的手柄，与球身连成一体。
袖筒交叉焐在火球上，手柄悬空于手腕
上。火球这种小巧的东西，可一物两
用，手冷暖手，脚冷烘脚。放地上，双脚
架上，盖一层小棉被。

吾乡有一谚语：火是个病，越烘越
艮。所谓“打艮艮”，即冷得一激灵之
意。是说烘火取暖不能离开火。人忽
然从火桶上离开，就会冷得一激灵。

屋外大雪纷飞，大人们以火桶为圆
心，围坐一圈，纳鞋底，打毛线，膝上共
覆一床小棉絮。脚一暖和，浑身血液加
快流动，全身便也暖和了。

孩子们哪闲得住？烘火烘一阵，又
窜出去了，堆雪人，或者捕麻雀。天地
一片洁白，所有草籽均被大雪覆盖，麻
雀饿得很。

雪地撒一把瘪谷，一忽儿，飞来一
群。竹筛上拴一根长长的细绳，用小木
棍将筛子撑起 45 度角，等麻雀停驻筛
下啄食，躲在一旁的我们猛一拉绳，竹
筛倾倒，雀子就给罩住一两只。

雀子是很警惕的鸟儿。大多时候，
当筛子倾倒的刹那，就集体飞走了。

三九寒冬，早晨起床是极痛苦的
事。屋外寒冰嚓嚓，被窝是多么温暖的
所在。

我们睡的是古老的雕花大床，最底
层铺着厚实松软的稻草，稻草上垫一床
棉胎褥子，厚极，身上盖一床十余斤棉
被，上上下下，温暖又透气。

妈妈总是第一个早起的。早饭粥
烧开，正好利用余烬来煎火。

吾乡的“煎火”，非常传神。火桶中
的陶盆，事先层层码放好锯木屑、稻壳
等。早饭粥烧开，把锅洞里闪闪发亮的
余灰，铲入火钵中，引燃锯木屑，顶上覆
盖一层青灰压一压，以免火势过盛。火

钵放入火桶中，上面罩一片铁栅栏。人
在火桶中，可站可坐。我们把这叫烘
火。

妈妈将我们脱下的袄裤、鞋袜统统
放在火桶中烤热，再喊我们起床。两条
孱弱小腿伸进柴火气的裤筒中，一股干
暖席卷全身。袜子也是热的，鞋洞也是
热的。

当年的我们，带着一身柴禾气出出
进进，是木头的香气交织着谷壳的米
味，构成了一种永恒的乡土之气，不觉
有多难闻。至今忆及，更添一层难言的
怀念。

小手小脚暖暖和和的，当然要去玩
冰了。

大人挑两只空水桶，去小河边担
水。冰太厚了呀，棒槌砸不开，还是要
找一块大石头，“嗵”一声砸下，冰哗啦
一声笑，小河就碎了。晃悠悠打上两桶
水，颠颠然挑回家，一路泼洒的水印子，
瞬间结一层白冰。

彼时，是真冷，天地遍布一股清澈
的霜意，空气里都是霜凌。一呼一吸
间，鼻尖通红，鼻腔也痛得很。太阳仿
佛老了，背也驼了，总是斜斜的，将我们
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终于，有一年寒冬，村里来了一位
说书人。仿佛天外来客，给我黑白的童
年增添了七彩之色。

说书人寄居于村南头大月家。起
先免费听，后来开始收费。

说书人的到来，确乎开启了我的文
学启蒙之旅。《杨家将》《薛仁贵征东》

《薛仁贵征西》⋯⋯佘太君、穆桂英、杨
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甚至杨家的
烧火丫头杨排风，我都记得。

一个个寒夜里，大人孩子蹚着雪去
听大鼓书。鼓声隆隆里，那些远古神秘
的故事，在说书人的吟唱、念白里徐徐

而出。一屋人或站或坐，沉浸在一种遥
远而醉人的韵味之中。夜阑之时，说书
人的嗓子也哑了，大月媳妇适时端上一
碗溏心蛋为其润喉。三颗鸡蛋一碗糖
水饮毕，说书人重操鼓槌，即兴吟唱几
句，以示对于主妇盛情的谢意。寥寥
几句，简洁而又押韵，道出了人情之
美。简直天才的创作，我可太崇拜他
了。及长，当第一次捧起《诗经》，瞬间
感受到汉语的气韵之美，不得不想起寒
夜说书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下，每一年冬
天都是酷寒的，一日日大雪纷飞。正午
太阳有了暖意，雪水融化，顺着鱼鳞瓦
的瓦沟滴滴答答，到了黄昏薄暮，气温
骤降，水流渐被冻住，家家屋檐下挂着
无数冰锥。拿一根竹竿横扫，噼里哗啦
碎成一地冰坨。捡一截含在嘴里大嚼，
透心凉。

小时候的冬天，真是有着冬天的
样子。猪啊鸡啊，一日三餐，都要跟着
我们一起吃些热食。早餐，我们喝粥，
鸡也喝粥。稀粥倒进鸡槽，拌上稻糠，
鸡们飞速赶来，争抢着啄得干干净净。
午餐、晚餐，各撒些稻谷给它们，算是干
饭了。

淘米水一直在吊罐里温着。早上
把山芋烀熟，放几根到滚烫泔水中，一
起倒入猪槽，再搲两葫芦瓢稻糠撒上
面，这样吃起来抵饱些。无论人，还是
家畜们，胃里有东西，才能抵御寒夜。

童年的冬天，最是温馨，不仅有山
芋渣粑粑，还有山芋干享用。稀粥与山
芋干一起煮出来，面而香。那是在外婆
身边的童年，才能享用到的美味。

几乎不曾有过蛋白质加持的童年，
却也是无比富足的童年。快乐比寒冷
还要深邃，是生命中最宁静的一段时
光。

我的童年大雪纷飞我的童年大雪纷飞

■ 钱国丹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位于长白
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的大锅盔山脚，距
哈尔滨市 198 公里、距牡丹江市 120 公
里。我的儿子带着我们两边的老两口，
一起去大东北。为了出行方便，我们在
当地租了一辆面包车。

住了一晚的宾馆，第二天一早我们
就向目标亚布力前进。我们的面包车
挨了一夜的冻，冷得像冰窖，尤其是车
厢壳子，一挨，仿佛是挨着铁。我怕把
我冻粘在车厢上，就往里挪了挪身子。
我问司机为什么不开空调，司机回答
说，开了，得过一会儿才暖和。可是这
空调实在是太吝啬了，车子开了大半个
多小时，车内才有了微微暖意。

奇怪的是，车子的玻璃窗上反倒凝
上了霜。我以为这霜是外面的，伸手摸
摸，却是在里面的。导游说，这霜是我
们呼出的气凝结而成的。

厚厚的霜屏蔽了前后左右的车窗，
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就用餐巾纸去
擦霜，那霜竟纹丝不动。我只得用指甲
去抠，抠了半天，才抠出山楂片大小的
一点儿来，我就用这个“山楂片”去管窥
外面的景色。

黑龙江实在是大，一眼望去，都是
广袤的田野。间或有马拉着柴禾车踽
踽独行。越往北走，积雪就越多。

导游介绍说，“亚布力”这个地名由
俄语“亚布洛尼”而来。19 世纪末中东
铁路修建时，筑路的华工就在这里搭
建大棚居住，当时的地名就叫“北大
棚”。秋天，沙俄工头发现大片大片
的、硕果累累的苹果林，于是，就用苹果
园——“亚布洛尼”来命名。

亚布力地处偏僻，山高林密，抗日
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曾把它当作根
据地；解放初期，这里也成了土匪们啸
聚和藏匿的所在。从亚布力过去50公
里处，有一个叫“横道河子”的地方，《林
海雪原》中的土匪头子座山雕在那里占
山为王。

亚布力海拔 1374.8 米。山坡的弧
度柔美，雪地软硬适中，最适宜做滑雪
场。亚布力的年积雪期为170天，最佳
滑雪期有5个月。

买了门票进入大门，就有人带我们
去租衣处。租一套含滑雪服、护具、手
套、雪镜等的套餐，差不多要 150 元。
滑雪服其实就是普通的滑雪衫，不厚，
男女不分。我一试，几乎撑不起来，身
材娇小的就可想而知了。衣裤都比较
脏，裤管下端不但沾了泥，还开裂了，拉

链也拉不上。
我泄气了，问：“穿自己的衣服行

吗？”回答是：“绝对不行。待会儿沾了
雪，湿漉漉的冻死你！”我先生和儿子都
不信那个邪，拒绝租衣坚持穿自己的滑
雪衫。我们几个胆小的各租了一套。
后来玩了三个钟头，发现那雪很干燥，
沾不住衣裤，而且根本不会化，就有了
上当的感觉。

穿好了滑雪服，我们去一个大厅
里排队领取滑雪靴和雪橇。滑雪靴很
漂亮，却坚硬异常，据说里面有几块钢
板，笨手笨脚的我怎么也穿不上。这
时有一些男生过来，自我介绍说是滑
雪教练。态度诚恳，服务耐心，我们就
答应请他们指导。

教练带着我走出大厅大门。穿着
滑雪靴的双脚沉重而怪异，让我体会到
什么叫“举步维艰”。我家老头和亲家
一出门就摔了个四脚朝天，立即喊不滑
了不滑了，退回那个厅里喝咖啡去了。

我坚持要滑。教练一手拿着雪橇，
一手牵着我，一步一步把我拉进白茫茫
的世界。他找了块平整的雪地，教我把
双脚分别踩进两只雪橇。我笨得像狗
熊，努力了好几次，总算是踩上了。雪
橇着了力，不由自主地向前滑去，把我
摔了个仰面朝天。

我爬了起来，“继续革命”不做逃
兵。教练和我相向而立，他把撑棍递过
来，嘱我抓紧了。我抓着撑棍，还是不
敢动弹。教练说：“弯下腰，两条雪橇板
要平行，抓着我慢慢滑行。”我紧紧地抓
着撑棍，教练倒退着，拉着我缓缓前
进。速度一快，我吓坏了，教练就教我
用双脚把橇板迅速变成内八字，这样就
能“刹车”。

接着，我们找了个坡度较小的山
坡，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了坡，然后徐徐
下滑。我还是胆怯，动不动就来个“内
八字”，有时还“内”得过了头，两根橇板
都交叉打架了，但的确能有效地刹车，
让我站直了身子好好喘息。

滑到了坡底，我们背着雪橇，踩着
厚厚的积雪，一步一个脚印地又上到了
坡顶，然后再一次往下滑。到了第四
次，教练就撒了手，让我“单飞”了。我
这人大夏天也不出汗，可是这四个来回
下来，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太用劲，背上
已湿涔涔的了。

但我毕竟是“单飞”着没摔跟斗滑
下来了！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我问教练：“我算不算年纪最大的
滑雪学生？”教练微笑着答：“也许⋯⋯
是吧。”

去亚布力

名家名家

■ 浦宁

元旦，回浦江看望父母，陪他们一起
吃饭迎新后，就匆匆往金华赶。得知新
年第一天就要上夜班，父亲很是心疼：

“也老大不小了，自己的身体要当心。”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每天都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当天，看到我和老
公，十来步开外正在看电视的母亲破天
荒起身笑眯眯地迎了上来。我小跑上
前，搂着母亲的脖子像孩时一样撒娇，
母亲笑得脸上开出了花。

“晚上可以不走吗，睡家里。”仿佛
深 入 骨 髓 ，母 亲 和 生 病 前 一 样 依 依
不舍。

“好啊！”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大
声应答。

母亲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更不知道，她和父亲在康养中心已经住
了大半年。家里庭院的花草、蔬菜已荒
芜，书籍、电视也已沉寂，家近在咫尺，
却只能是在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偶尔带
他们回来看上几眼的驿站。

每周雷打不动回浦江，帮父亲拿订
阅的报纸，不管有事没事，我都要开门
在家里转了又转，心想着替父母把家里
的人气再聚一聚。

每次都很感伤：母亲身体好的时候，
家里多热闹啊！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电
视机开得震天响，自动麻将桌上左邻右
舍欢声笑语，门前广场舞节奏欢快⋯⋯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猝不及防，猝不及防

地美丽，猝不及防地哀伤，猝不及防地
相聚，猝不及防地分离⋯⋯

新年第一天上夜班的路上，公交车
照常运营，快递小哥照常骑着飞车，摆
摊小贩照常卖力地吆喝⋯⋯讲究新年
仪式感的毕竟是少数，正如几年前大火
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主题曲所唱：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
刹那⋯⋯”

不知怎的想起，去年夏天上海出
差，返程买不到高铁票，只好买了张绿
皮车票。坐对面的小姑娘长相清秀，扎
着马尾辫，学生模样，低头玩手机，很安
静。聊天得知，她和在上海打工的父母
住在一起，这次考上云南的大学，便利
用暑假时间到餐馆做服务员挣学费，去
云南读书的路费也是自己挣的。近 30
个小时的车程，为了省钱，她连硬卧都
舍不得买。

“晚上睡觉怎么办？”
“趴着睡，习惯了。”小姑娘干脆地

回答。
生活不易，每一个朝夕相处的同

事，每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或许正用
欢笑和平静来应对生活的压力。

有一次和一位外国友人吃饭，翻译
有事走出去，一大桌人蹩脚的英语顿时
卡了壳，大眼瞪小眼连比手势都无法正
常交流。正一筹莫展时，上菜的服务员
救了急，17岁的她用娴熟的英语为我们
解了围。出于职业敏感，热烈的掌声过

后，我追随她走出包厢“聊天”。
原来，身材瘦弱的她是东北人，父

母离异后，她跟随父亲生活，父亲重组
家庭后，对她几乎不管不问。正上高三
的她，因为这个学期学校统一安排自
学，她便从东北来到金华投奔亲戚，一
边打工一边复习。

“时间到了，我还是要参加高考
的。”面对我的担忧，她淡定地说，“我喜
欢英语，高考就想填报和英语相关的专
业。”

我的心里涌起暖意，生活的苦，咽
下就是财富，祝福努力的她有一个好的
未来。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故
事里有春秋，有烟火，有人间。

单位附近的裁缝店，店面不大，每
次路过，看到缝纫机、桌上摊满了各式
面料和衣服。有一天傍晚，家人的一件
衣服脱线送去补。店门口已经等了一
位顾客，看到我急匆匆要往里冲，她好
心提醒：“老板在厨房间忙，没空。”

我抱着侥幸心理掀起厨房间的帘
子，只见中年女店主不修边幅，头发胡
乱 扎 在 脑 后 ，正 在 灶 台 前 忙 得 昏 天
黑地。

“现在没时间，你得等一下。”
戴着头盔的外卖小哥比对着手机

上的订单，应接不暇走进来催促：“好了
吗？要超时了。”

原来，女店主在裁缝店兼职做起了
外卖。

裁缝店逼仄，靠墙的架子上挂满了
做好的衣服，碎布摊了一地。一位胖乎
乎、穿粉色棉袄的小姑娘十四五岁，坐在
凳子上玩手机，先来的顾客告诉我，这是
女店主的女儿。心直口快的我忍不住

“抱不平”：“你妈这么忙，还不去帮忙。”
小姑娘面如平静的湖水，波澜不

惊，头都不抬一下，照样低头玩着游戏。
当晚 7 点去，在忙；8 点去，在忙；9

点去，还在忙⋯⋯
在一连去了三趟后，女店主终于有

了喘息的时间，她一边洗锅子，一边说：
“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长时间，我也是
没办法。”她撸起袖子给我看，一大片红
红的，还烫了好几个泡。

说这些时，女店主脸上没有丝毫愁
容，性格开朗的她，每次见面都笑嘻
嘻的。

迎新，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一
个个猝不及防的美丽、哀伤、感动，撑起
了人世间万家灯火的璀璨。著名社会
学家费孝通曾将人际关系比作“差序格
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
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
层层荡起的涟漪，交织出苦乐酸甜。

就像母亲，勤劳而美丽的母亲，在
康养中心再也不用为一日三餐忙碌，不
用为子女牵肠挂肚，却仍时时念叨着

“要买菜烧饭，还有很多活要干”。对遗
忘了 80 个岁月的她而言，过往恰似飞
鸿雪泥，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新年点亮的
光，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

猝不及防的点亮

■ 纪驭亚 吴思涵 徐一丹

“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的最后
一站，我们来到了浙江农林大学，与青
年学子共同采写本文，记录与师生和谐
共处的生灵们，解读“生态校园”这门课
的答案。

冬日的暖阳斜穿过香樟树的叶隙，
在浙江农林大学东湖畔洒下细碎的金
斑。云下静立的湖畔小岛上，五六只夜
鹭如雕塑般凝驻对岸。不远处，白鹭已
开始新一天的巡弋，香樟与枫杨的枝丫
间，赤腹松鼠的尾巴一闪而过。

在这个校园里，人与动物的边界是
模糊的——山是它的背脊，湖是它的明
眸，200 余种野鸟、50 余只“在编”流浪
猫咪、上千种昆虫等，和师生们一同构
成这所大学的常住居民。生态，在这里
不是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俯仰可触的
日常，是一场数十年来不断深化的默
契。那些自由来去，与师生和谐共处的
生灵们，便是校园最生动的文化印记。

这片生机的蓝图，始于一次有心的
营造。21 世纪初，校园初建时，东湖所
在之处原是湿地和层叠的梯田。建设
者取土成湖，堆土为山，无意间拉开了

“生态校园”的门扉。水来了，岛屿浮
出，绿意开始疯长。很快，翅膀与足音
随之而来。年复一年，留鸟筑下永居的
巢，候鸟记下迁徙的驿站。

丰富的生命景象，也催生了一双双
善于发现和守护的眼睛。2021年，该校
全面推进“生态育人 育生态人”工程。
同年成立的“青鸢野鸟会”，如今成员已
超百人，是校园里最活跃的侦察兵。他
们举起望远镜与长焦镜头，从辨认黑水
鸡与小白鹭，到记录候鸟的季候行踪，
鸟类的每一种羽色、每一声啼鸣，都成
了这所农林院校最鲜活的课外教材。

在“青鸢野鸟会”现任会长刘一舟
的手机里，一份新的记录刚刚整理完
成：2025年，青鸢社员共在浙江农林大
学东湖校区记录到 108 种鸟类。根据
观测数据，成员们共记录到校园新纪录
6种，校园重要记录20种，其中有13种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校园鸟类历史总

数刷新至203种。
“活跃在浙江全省的野鸟不过 500

余种，浙农林大占了近 40%。”该校植
物园管理办公室的叶喜阳老师告诉记
者，学校里爱鸟的老师们正筹划编写一
本《浙江农林大学鸟类图志》，记录师生
共同捕捉的瞬间。

如今，师生们这份对动物经年累月
的好奇与关注，正滋养出更温柔、更理
性的守护，以及对生态平衡的探索。

校园里众多爱捕食鸟类的流浪猫，
一度是“青鸢野鸟会”的心头大患，也引
发不少爱猫同学的忧虑。“ZAFU 功德
箱 ”保 护 流 浪 猫 学 生 组 织 因 此 自 发
成 立 。 然 而 ，单 纯 的 投 喂 引 发 新 的
问题——猫群数量快速增长。学生们
开始思考，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校园流浪
猫，是否会打破鸟类与其他小生灵经年
累月才形成的脆弱平衡？

生态课题，始于情感的投射，但更
需要科学的实践。“ZAFU功德箱”现任
会长、应用统计学专业大二学生毛姝婷
介 绍 ，他 们 严 格 实 践 国 际 通 行 的

“TNR”（捕捉—绝育—放归）模式，这
以科学控制数量为核心的管理。社员
们为流浪猫接种疫苗、处理外伤，为它
们绝育并积极送养。他们还通过设计
校园猫咪文创进行义卖，既为保护行动
获得可持续的支撑，也让生态校园理念
更深入人心。目前，他们已为近 80 只
流浪猫绝育，送养近50只。

“青鸢野鸟会”与“ZAFU 功德箱”
的主动合作与相互理解，为如何在复杂
生态中寻求平衡、如何超越情感投射进
行科学管理，提供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校
园范本。

从单纯的喜爱到科学的保护，从片
面的争论到理性的合作，这片校园见证
的，正是一种现代生态意识的成熟。它
超越了“利用”与“索取”的旧范式，进入
了“理解、尊重、管理、共生”的新维度。
在浙农林大，生态校园早已不只是一个
绿色的标签。它是玻璃上守护飞翔的
圆点，是寒暑假里学生自发排班巡护猫
咪的足迹，是绝育名单上一笔笔众筹的
款项，更是爱鸟者与爱猫者在理性之桥
上的一次次握手。

东湖侧畔的生态答卷

心香

■ 竺泉

那个深冬的凌晨
几阵寒风敲打着窗棂
惊醒了
我陶醉梦中的憧憬

悄然间
你搭乘摇曳的流星
飞向那遥远的街亭
没有约定
只带上未了的柔情
却留下
我独步漫漫的路程
披星戴月

我多么想去寻找你
寻找你
昨天留下的语音
还有硕实的身影

我多么想去陪伴你
陪伴你
寂寞旷野的孤行
还有
那颗执念的禅心
一贫如洗
却拥有满山的枫林

那片红色淡雅的风景
它们可以叩开
彩虹搭起的拱门
并能为我送上
久久祝福的虔诚

你我可以相信
在喧闹的世界里
心相印 情相牵

总会遇见
遇见难以割舍的温馨

难舍的温馨
诗味


